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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白眼狼”？查辞书，如此解释：白眼，
是说没眼珠看不到眼前的东西，瞎眼。把“白
眼”与“狼”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说瞎眼睛
的，没人性的意思 。现在多用来形容忘恩负
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人。狼以生性凶狠
著称，一直被作为凶残冷血的象征，也就是不
通人性，而在群狼中尤以长着“吊白眼”的狼最
凶狠。

与“白眼狼”相关的最著名的故事当属古
希腊奴隶伊索寓言《农夫和蛇》：一个农夫路上
见到一条快要冻死的蛇，便怜悯它，把它放在
怀里暖和，没料到蛇被暖和苏醒后向农夫猛咬
一口，农夫生命垂危，后悔不及。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即使对恶人仁至义尽了，他们的本性
也不会改变，千万不要对他们心慈手软。

“白眼狼”古今中外皆有，至今从没绝种。
吕布、安禄山、侯景、陈友谅等都是古代恩将仇
报的“白眼狼”。

有道是：乌鸦有反哺之义，羔羊有跪乳之
恩。但“白眼狼”不是这样。他们的重要特征
是忘恩负义，过桥拉板。报载：歌手丛飞自
2000 年起资助了 183 名贫困学生，累计捐款超
300 万元，直至 2011 年因胃癌去世。他在病重
期间仍坚持演出筹款，但部分受助者在他去世
后仍持续向他家属索要资助，甚至有学生质问

“为何不继续支付学费”。
像这般的忘恩负义也就罢了，可怕的是恩

将仇报。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吕惠卿得到王安
石的提拔，成了变法核心成员，后来王安石罢
相，吕惠卿却对王安石恩将仇报，向皇帝告状
污蔑王安石，阻止其复职。

“白眼狼”大多善于攀附，善于伪装，巧言
令色，大奸似忠。安禄山是个身材肥胖之人，
肚子异常突出，据说“垂腹过膝”。有一次，唐
明皇召见他，指着他的腹部开玩笑问：“你的肚
子这么大，不知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安禄
山明知这是皇帝取笑他，却装出一副认真严肃

的样子，回答说：“臣腹中除一颗赤心外别无他
物。”唐明皇听罢大喜，认为难得有安禄山这番
忠心，于是加官进爵。安禄山还拜认唐明皇与
杨贵妃为干爸干妈。唐明皇对他更加宠信，不
久又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安禄山军权越来越
大，终于起兵反唐明皇，酿成“安史之乱”。“白
眼狼”的狼心暴露无遗。

“白眼狼”也许一时会受到上司重用，但终
为世人不齿。对吕惠卿这条“白眼狼”，时人嗤
之以鼻，苏辙上奏痛斥吕惠卿，说：“安石于惠
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犬彘之所不
为，而惠卿为之。”

世上以怨报德的“白眼狼”多矣！老实善
良的人往往一时难以辨别。因为“白眼狼”有
求于你时，他会像一条哈巴狗向你摇尾巴，甜
言蜜语，花言巧语，甚至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由此蒙骗了许多人的眼睛。一旦目的达到，或
见你已无权无势，再没有利用价值，油水已被
他榨干，他会立马翻脸不认人，甚至落井下石。

如何对付“白眼狼”？难！因为“白眼狼”本
质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小人甚至坏蛋。他们
善于伪装，有的还披着“理论家”“××家”的外衣，
其实已无半点科学精神与客观立场；他们既无
私德，更无公德，不讲大局，往往将个人凌驾于
集体甚至国家之上；他们善于用谎言骗人，善于
造谣惑众，笑里藏刀；他们心胸狭窄，小肚鸡肠，
手段无耻；他们报复心极强，阴险毒辣，善于从
打击别人的行动中获得快感；他们大多反复无
常，为了个人私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时谦卑
温顺，有时又凶恶如虎狼；有时像正人君子，有
时又像无赖泼皮，飞扬跋扈，一副“我是流氓我
怕谁”的嘴脸……“劣币驱逐良币”，厚道善良的
人常常不是“白眼狼”们的对手。

对付“白眼狼”既难又不难。只要讲正气、
正义、出于公心的人多了，敢于向歪风邪气亮
剑的人多了，“白眼狼”自然会像过街老鼠，人
人喊打，在世上没有藏身之处了。

话说“白眼狼”
■ 唐德亮

我观察他几年了，这个老农，一米
七高，偏瘦，背有点驼。

每逢香蕉季，他总骑一辆三轮自行
车来我们小区门口卖香蕉。他不吆也不
喝，有人来买他就忙活，没人时就静静坐
着看过往行人和车辆。

一天早上，我去上班，从他旁边经
过。他叫住我，说剩下最后一串香蕉送
给我吃。

我问他：“你的香蕉这么好卖，为啥
不留着多卖点钱？”

他呵呵笑：“我赚够酒钱就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每天只要赚够了酒

钱，不管剩下多少香蕉，他都不卖了，全送
给小区的人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蕉叔。

蕉叔住在城边村，用宅基地种香
蕉。老伴几年前走了，儿子在省城打
工，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的香
蕉，不打药，纯天然，特别好吃。果肉淡
黄色，质地柔软而紧实，入口绵密香甜，
略带淡淡的奶香味。

这个夏天，我发现他有点反常。无
论我上午去上班，还是下午下班回家，
总看到他还在卖香蕉。一次下班，我特
意走过去问他：“蕉叔，今天还没赚够酒
钱吗？生意不好还是酒量变大了？”

他苦涩地笑了笑：“说来话长。”
我好奇地追问，他便讲起他的故事。
他儿子老大不小了，还一直单着，

去年谈了个对象，但人家姑娘要求在城
里有房才肯结婚。城里的房价那么高，
他儿子一个打工仔哪买得起？可这关
系到他儿子的终身大事，他家族的香火
传承，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无奈这些年他过着扫地僧的生活，
没一丁点儿存款，这把年纪了出去打工
人家也不要。他思来想去，便打上了香
蕉的主意。他找到村支书，要把村里的
荒地盘起来种香蕉。老支书狐疑地看

着他：“只听过年轻人创业，你一个五
十八岁的糟老头儿还包地种香蕉？”

他拍拍胸膛说：“我可是与香蕉树
打过几十年交道的人，我不种谁种？”

说到这，他抬起眼皮看我：“其实
呀，我心里也没谱，急用钱，胆子就大
起来。”

我点点头，催他继续往下说。
老支书觉得他说的在理，便做担

保帮他申请了农业贷款贴息，并鼓励
他：“好好干，就你这老头有想法，咱
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地都撂荒了。”

他向银行贷了五十万，租下百来亩
地，运回几卡车香蕉苗。每天凌晨四点
他就爬起来巡园，给幼苗浇水，除草。
香蕉树一天天长大，冒出果子来。只是
他再能干也斗不过天。一次刮台风，把
他的第一批果子全打落了，他坐在蕉园
哭了一天一夜。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在
刮风下雨前他就竖立顶木加固，支起塑
料布，保住了第二批果子。

他剥开一个香蕉递给我说，香蕉
树根深，风再大也不倒。

他摸了摸香蕉，又装了两大袋给
我：“香蕉不受留，放着也会烂掉，这
些你拿回去吃，不要钱。”

我没接，盯着弯弯如月牙的香蕉
问他：“种这么多，你就这样骑着卖？”

“踩屎喽。”他长叹一口气，继续
他的故事。

香蕉好摘时，有收购商去谈价，给
八毛钱一斤。他觉得价格低，没卖。
几天后，不料行情变化，香蕉价格跌到
冰点，一毛都没人收购。他后悔极了，
狠狠抽自己耳光，跌坐在园地里，像粘
在蜂蜜上的苍蝇，无法动弹。

看着挂在枝头的果子都快泛黄
了，他忧心如焚，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才零售。可是他没店铺，也没固定的

摊位，他只好窝在我小区门口，这儿的人
受过他的恩惠，多少都会帮衬他。

我说，香蕉烂得快，光这样卖是不
行的。

他摇了摇头：“肯定是不行，可我又没
啥子门路，看着香蕉一把把地烂掉，我除
了抹眼泪什么劲儿也使不上。”

我想起我有一个职工群，群里有四五
百人，大家有好东西都在群里分享。前天
有个同事在群里分享娘家种的百香果，很
多人都买了。蕉叔的香蕉好吃，人又好，
我打算帮他推广一下，便把我的想法告诉
他。他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掏出手机，一口气编了一条信息：
同事们，我叔叔年纪大了，家里种的香蕉
不打药，纯天然，这两天子女们回来帮他
摘，帮他销，两元一斤，喜欢吃的请接龙名
字及电话，十斤起配送。

我编好信息给蕉叔看，问他识不识
字。他说看得懂，上过小学，又问我这样
算不算骗人。我说重点是“不打药，纯天
然”，咱货真价实，没有骗人。

信息发到群里后，我开始忐忑不安，
不晓得有没有同事买，能不能帮上他。

没想到很快就有人接龙了，有的要十
斤，有的要二十斤，甚至有人也接龙了五十
斤的。第二天，我打开微信，群里有几百条
新消息，全是接龙香蕉的，共三百三十八人。

蕉叔高兴得飘起来，走路脚都不着
地了。帮人帮到底，我又协助他完成配
送工作。

当晚，蕉叔背一箩筐香蕉上我家答
谢。他说：“零售价高，香蕉才卖一半就快
回本了，这下不愁啦。”

驼背的他一松一紧地喘着气，我看着
鼻酸，脱口而出：“剩下的还可以另辟蹊径
销售，比如直播带货。”

蕉叔激动地盯着我，眼睛笑成一条
缝：“啥？”

蕉叔 ■谢锦英

千百年来，曾经在这里
喜欢倾听沙粒哀鸣的风，是我
被黄沙覆盖至脖子以下的骆驼，是我
那在风雪中关心每一个旅人的天山和阿尔泰山，

也是我

千百年后，此时此刻
每天望着准噶尔盆地孕育金块的天狼星，是我
把金块一分两半并在中间雕一方驿站的巧手，是我
那在驿站中植下绿意和轻盈代码的工人，也是我

亲爱的旅人啊！如果你要去看阿勒泰
那在S21公路K209处等你的闪烁驼铃，依然是我

灵渠灵渠叹叹

你载着秦始皇的兵马和粮草
载着野蛮肃杀，也载着中原文明

我的祖上，会不会因你
而血染椰林黄沙

昨夜我梦回南越部落，弯弓搭箭间
望见了母亲头上的白霜

你让湘江接上了漓江
也让华夏历史，奏响了南海波涛

夜游长夜游长江江

在凌晨二时的甲板仰天而立
感觉天地间唯自己一人

两岸没有灯火，天上没有星星
感觉自己正活着离开人间

脚踏的是神话里的贯月槎吗
我仿佛听到了万山的歌唱

此时的江北江南
还有多少窗户亮着灯火

那是思念和叮咛吗
不要绕过来，不要把周遭包围

那是一段一段的历史吗
不要撞过来，不要让赤壁的大火蔓延

快快逃回船舱吧
把这滚滚长江，收入梦中

克拉美丽服务区（外二首）

■ 梁云山

前不久回到老家。姥姥的老屋
还在，院里的那棵柿子树也在。

柿子树老了，短粗的树干，老皮
皲裂，一道道口子，有的口子很深，流
淌出一些老故事。

柿子树是姥姥种的，伫立在院中
央。夏天枝繁叶茂，青绿的小柿子挂满
枝头。每年夏天一只百灵都来树头上
站一会，叫几声，再飞走。一大片树荫
投在院里。树荫下两个小板凳，一个姥
姥坐，一个我坐。姥姥不像别的姥姥那
样喜欢做针线，拉家常。她给我讲故

事，等柿子长大成熟。讲她从小听
到，在脑子储存了几十年的老故事：
天上的鹊桥，地下的土地公公，水里
的怪兽……把她生活中的人和事也
编成故事，讲给我听。田地里劳动光
荣的，学习中相互帮助的，结为夫妻，
和和美美过日子的……

秋天，大雁往南飞时，树上的
柿子由浅黄往深黄走，走得不快。
满树的黄灯笼，要停留好一阵呢。
清晨，姥姥领着我站在柿子树下。
枝头的柿子，悬着，小秋风经常晃

过，抹一把柿子，一把又一把，柿子表皮渐次
变幻，浅黄中泛起深黄，深深浅浅的黄粘粘染
染。姥姥抚着我头：“这柿子长得喜人，真喜
人，真好看。”我喜欢听姥姥说话，姥姥的声音
真好听，就像夏天柿子树头落的那只百灵的
声音，嫩油油，脆生生。

小秋风夹着的冷越来越寒，越来越硬气。
姥姥给我穿得越来越厚实。院中央柿子树眼
见着豪横。深黄霸气地占领树头，远瞅，还泛
红呢，红红火火的柿子高高地挂在枝头上。姥
姥眉眼爬满欣喜，等打过霜，就能摘柿子了。
姥姥的大箩，一圈一圈摆柿子，整整齐齐码满
箩，再往高去，宝塔似的。我想着就乐。

降霜，柿子上一层白绒绒的细面糖。姥
姥摘柿子，我挥舞着短胳膊叫。姥姥小心翼
翼，一个一个摘。箩就在树下不远处，乖巧地
等待着，随时敞开怀。摘得还剩最后几个柿
子，姥姥不摘了，等着冻。冻了的柿子，放锅
灶台上化，化了后，牙咬开个小口，撅嘴吸，一
股清凉甜润汁液，钻进嘴里，滑进肚里，沁心
沁脾。甜啊，香啊，美啊！

我天天站在树下等。姥姥给我戴了棉
帽，棉手套，给我穿上厚棉鞋。柿子冻了，柿
子冻了。姥姥扔下擀面杖，跑出来，手捏捏。
哎哟，小馋猫，还没冻瓷实呢，再过两天。我
缠着姥姥摘一个。姥姥笑眯眯地看着我：“得
到时候啊，到了时候才会更甜，心急吃不到最
甜的。”听了姥姥的话，我安静下来，不能心
急，心急吃不到最甜的。

如今，姥姥早已离去，那棵老柿子树还
在，树枝上还有柿子悬着，一年又一年。

霜后柿子甜 ■ 靳玲

婚前这段时间，刘方对刘宏宏的亲友
有了更多了解。他们虽对外声称有丰厚的

“南风窗”接济，实际上出手并不阔绰。眼
前这几百万的财富，显然另有来路。刘方
最担心的是这些钱来路不正，想到此处，她
脸色骤变。

她冲了一杯牛奶递给刘宏宏，柔声问
道：“宏宏，不许骗我，这些钱物到底从哪里
来的？”刘宏宏误以为又是酒，醉眼蒙眬地
望着她：“酒……不喝了吧？要不……一会
儿怎么入洞房啊？哈哈哈！”

刘方知他已醉，仍正色道：“这是解酒
的。你老实回答我，这么多钱财究竟怎么
来的？”刘宏宏用不太听使唤的右手接过杯
子一饮而尽，因动作不稳，牛奶从嘴角淌
出，洒在婚床上。随即将空杯随手往后一
扔，“砰”的一声碎玻璃四溅。此时他荷尔
蒙飙升，不顾一切地向刘方扑了过去。

受过特训且滴酒未沾的刘方轻巧侧身
避开。酒醉三分醒，警校毕业的刘宏宏也
有些搏击功底，借着惯性再次扑来，刘方微
微一晃，又躲过他壮实的身躯。她边闪避
边高声喝道：“你不说清楚，就别想碰我。”

“是……是我自己挣来的。”刘宏宏停下
进攻，斜倚床头喘着粗气应道。刘方紧追不
舍：“怎么挣的？合不合法？”终于禁不住酒意
上涌，刘宏宏顿感头脑昏沉，微眯着眼似笑非
笑：“你……你真傻……要是合法怎么可能挣
得来啰……”话音未落便呼呼睡着了。

刘方知道这是酒后真言，心顿时凉透，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生在新中国，长在
红旗下，从小树立了正直的三观，对坏人坏
事深恶痛绝，对违法犯罪分子更是嫉恶如
仇。加入国安队伍后，她深爱这个神圣岗
位，不仅业务精湛，思想觉悟也尤为先进，

深受领导赞赏。她早已立志要为保卫国家
安全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将一生奉献给
党和祖国。

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与一个不法分子结
了婚！刘方连肠子都悔青了。她瘫坐在婚
床尾侧的藤椅上，脚下散落着拭泪的纸巾，
除了自责，更恨自己对待婚姻如此轻率……

当晚，刘方在悲痛中收拾好行李，天一
亮便悄然离开婚房，独自回了树脂总厂的
单身宿舍。

刘宏宏醒来时，阳光已透过半开的窗
户洒满房间。他猛然发现身上还穿着新郎
礼服，而刘方却不见了踪影。他慌忙大喊：

“方方！方方！”冲出客厅后，家里人才告诉
他刘方一早就背着包出门了。

他狠狠拍了拍脑袋，隐约记得自己昨晚
似乎向刘方坦白了那几百万是违法所得，至
于是否承认了毒贩身份，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了。深觉事态严重，被惊出一身冷汗的刘宏
宏即刻着急忙慌地赶去找老板罗为民汇报。

很快，罗为民位于江景花园的新居门铃
大作，好半晌才叫醒了罗为民的“徒弟”阿
青。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地来开了门，阿青
见是常客刘宏宏，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不在
家享受洞房花烛，这么早跑来干什么？”

刘宏宏哪有心思接话茬，急忙问：“罗厂
长起来了吗？”阿青缓缓拉开门，摇头道：“他
昨晚回来，说要学你当新郎，闹腾了一夜，刚
睡着……”刘宏宏打断她，语气急切：“青妹，
麻烦你马上叫醒罗厂长，我真有急事！”

到了书房，刘宏宏终于见到面色倦怠、
精神萎靡的罗为民。罗为民斜了他一眼，
满脸不悦：“什么事这么急？”刘宏宏小心翼
翼地说：“报告老板，我昨晚可能暴露了。”
随即将醉酒后向刘方炫耀巨额钱财，并承

认是非法所得的过程说了一遍。
老谋深算的罗为民最关心的是刘方的

态度：“你来我这儿，刘方知道吗？”刘宏宏
连连摆手：“不知道。她一大早就收拾东西
走了。”罗为民继续问：“你和刘方感情如
何？她会举报你吗？”刘宏宏想了想：“感情
一般，很难说。”

罗为民背着手踱了两步，转身对刘宏
宏说：“必须先弄清楚刘方会不会举报你。
一旦发现她有这个念头，立即灭口，这样才
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你们现在是夫妻，可
以名正言顺地跟着她。明白了吗？”刘宏宏
低声回答：“明白了。”

停顿片刻，罗为民望着他又说：“你现
在已有暴露风险，为安全计下次进货你就
不要参与了。”刘宏宏喏喏地猛点头。

而另一边，回到宿舍的刘方趴在床上
痛哭了一场。待情绪稍缓，理智逐渐占据
上风，她开始冷静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她首先想到必须查清刘宏宏巨额财产
的非法来源——这是对党和国家应尽的责
任。至于这段婚姻，她决定先分居，等刘宏
宏伏法后再作处理。最后，她意识到必须
尽快向龙涛明厂长和国安上级汇报。

想到就做。刘方迅速联系了上次在百
货大楼接头的国安老同志，详细说明了刘宏
宏的情况及自己的想法。这位对敌斗争经
验丰富的老同志思索片刻，沉着地说道：“你
的主要任务始终是保护树脂总厂、揪出美国
特务，这一点必须牢记！但刘宏宏身为总厂
保卫科长兼派出所所长，势必会影响到你的
任务。而且他察觉已在你面前暴露，肯定也
不会轻易放过你。你要充分认识对敌斗争
的残酷性——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保护
自己。”见刘方凝神倾听，他继续指示：“刘宏

宏的事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你不要插手。目
前你要以静制动，继续与他维持关系。”

“同志，这、这太难了……”刘方心中恐
惧与哀戚交织，含泪说道。老同志严肃地
说：“刘方同志，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如
果做不到，组织上将考虑把你调离树脂总
厂。”想到肩负的保卫重任，刘方用衣袖抹去
泪水，咬紧嘴唇坚定地回答：“我能做到！”

离开接头点，刘方心神恍惚地回到单
身楼。推开宿舍门，竟看见刘宏宏正在擦
地板，书桌上摆着几盒打包的饭菜、两瓶青
岛啤酒和四罐可乐。闻声抬头看向刘方，
刘宏宏满脸堆笑地赔不是：“方方，我昨晚
不该喝醉，不但没照顾好你，还胡说八道惹
你生气。一醒来没见到你，我不知有多担
心，赶紧就来负荆请罪了。”

从看见刘宏宏那一刻起，刘方心里就
涌起厌恶。若非老同志有交代，她早就把
他轰出去了。挂好背包，她勉强说道：“你
走吧，我累了，想休息。”

刘宏宏早有准备，一边利索地打开餐
盒，一边热情招呼：“别急嘛。你看，这些都
是从帝皇酒店打包的，鸡鱼豆腐青菜都是你
爱吃的。人是铁饭是钢，吃完饭我马上走。”

饭菜香气扑鼻，刘方这才感到一天多
未进食的饥饿，不自觉地坐到桌前。刘宏
宏立即打开两罐可乐，递给她一罐，自己拿
起一罐主动相碰，仰头“咕咚咕咚”喝掉：

“方方，知道你不喝酒，我们就以可乐代酒，
为我们的新婚祝福吧！”

“哼，你这骗子！我可不认这婚，还祝
福呢！”刘方心里暗骂。正犹豫间，刘宏宏
又用空罐碰了碰她手中的可乐。想起老同
志“维持关系”的嘱咐，她闭眼仰头，也将可
乐一饮而尽。

刚吃了几口青菜，刘方忽然觉得四肢
酸软、全身无力。职业的警觉使她知道自
己是被刘宏宏下了药，她迅速抓起筷子伸
进喉咙，试图催吐。但刘宏宏也看在眼里，
马上扑上来紧紧抱住她。刘方勉力挣扎几

下，便完全失去反抗能力，陷入昏睡。
这一切都是刘宏宏的精心布局。他脸

上再无之前伪装的深情，露出了狰狞的笑
容。随后对毫无知觉的刘方实施了长达数
小时的凌辱，床单上血迹斑斑……

心满意足后，刘宏宏开始翻查刘方的随
身背包。在几包女性用品之间，他发现了一
张当日的购物小票；再往夹层摸索，又掏出一
把钥匙。他环顾四周，从床底拖出一只28寸
的行李箱，用那把钥匙一试，箱盖应声而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叠放整齐的衣物。
他将衣物一件件取出，箱底赫然露出一把崭
新的五四式手枪。枪下还压着一份《嘉奖
令》：“刘方同志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忠诚履
职、恪尽职守，始终坚守国家安全底线，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
贡献。经研究决定，予以嘉奖。特发此状，
以资鼓励。”落款是江南省国家安全机关。

刘宏宏猛然心头一紧。想起昨晚醉酒
后将自己贩毒所得的赃款赃物全盘作了展
示——这意味着，刘方已掌握了他的犯罪
证据。更可怕的是，刘方负气离开婚房，显
然是要与他划清界限。作为一名忠诚的国
安人员，她必然会向组织汇报。按自己贩
毒的金额，早已够得上死刑标准。

他越想越怕，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
来。站起身，望着昏迷中的刘方，耳边回响
起罗为民的指示：“一旦发现她有举报的念
头，立即灭口。”刘宏宏意识到，眼下正是最
好的时机。他双手合十，朝刘方拜了三拜，
口里轻声念道：“刘方，对不住了。今生我们
做不成夫妻，来世一定再续前缘。请你先走
一步，几十年后，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人啊，其品性实在难以预料。有时只
因某些变故，无论原本是亲人还是爱人，转
眼就成了必须置之死地的仇人。

盈满杀意的目光，一寸寸滑过刘方的脸
庞。刘宏宏抓起那条染血的床单，拧成一股
绳，悄无声息地往刘方的脖颈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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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

鹏城焕彩映祥光，
茂邑贤商聚一堂。
换届新程开伟业，
承前壮志谱华章。

情牵桑梓初心驻，
梦系湾区志气昂。
携手同迎新使命，
再书荣耀韵悠扬。

深圳市茂名商会换届典礼抒怀
■ 周俊明

初冬水韵 黄诒高 摄


